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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走向了对立。传统生态

观的瓦解使生态意识走向边缘化，引发了生态精神空间的扭曲、萎缩和变形；而该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

意识弱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化的表现之一。生态整体观的启蒙，既反映出生态意识的结构化，又诠释

了生态精神的重组与复归。因此，对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研究，不仅有助于树立和谐的生态整体观，

亦有助于将生态意识边缘性回归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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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诗意的生活既是一

种想象，也是一种人类所持续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方

式。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后发展国家避开他国的

弯路，也为了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较早地走向

了环境治理的道路。然而，中国却依旧在走 “先

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细察这种发展模式，它多

少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影响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我

们不难发现该年代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却令人

焦虑，发人警醒，引人深思。进一步来说，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弱化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环境保护的问题，而环境保护的

问题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应当深入普通百姓之

心。因此，如何认识和变革人们的生态弱化意

识，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本文研究的根源

所在。

一、报告文学中理性滞后建构了生态危机

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里的第一个音符，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以特殊的方式将生态理
性的滞后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真实地反



映了该年代人们生态意识边缘化的问题；同时，

它又映射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引发

人类对自然敬畏的深思。因此，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报告文学中生态理性的滞后现象，其内涵表现

如下：

第一，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裂变衍生出生

态行为的错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社会正处
于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型期，大刀阔斧的变革举措

致使我国传统生态价值观的逐步瓦解。随着西方

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它逐渐建立起该年代人们

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加快着人对自然的掠

夺的进程；而且也神化了人的主体意识，支配和

控制自然的意识观扩展到了经济利益追逐的怪圈

里，“个人中心主义”观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生态

观；同时，它又强化了 “人定胜天”的观念，弱

化了传统的生态意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
学中，麦天枢的 《西部在移民》便是一部既充满

沉痛感又见深度的典型之作。在文章结语处，他

说道：“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化，西部人

民无以为生，于是国家便投资实施大规模的西部

移民工程。”投资西部移民工程这一举措，深刻

地揭示出这个地区的人们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艰

巨性和生态精神的严重缺失。在麦天枢看来，西

部的贫困不仅在于自然资源的贫瘠，也在于人们

生态意识的薄弱。他用简单的话语平静地叙述着

西部地区的生态变化，也表达着他对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人们生态意识荒芜化的失落之情。另外，他

凭借着手中的笔书写着曾经的自然之态，不仅记

录了该年代生态恶化的现实和趋势，而且也预示

着生态危机频发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对自然生态

恶化的现状有了更多的关注。

第二，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游离丰富了生

态意识边缘性的内涵。细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
告文学，其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却脱离于传统的

生态整体意识的范围，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远

比传统生态模式作用下发生的事件多。例如，

《伐木者，醒来！》便是典型的代表。在这篇报告

文学中，徐刚通过对新闻材料的剪切和政府统计

的数据记录，从现实的角度说明了生态加剧恶化

的情形，恶果以及人们生存的现状。这种生态危

机现状较多地体现在洪区国有林场的滥砍、滥

伐、水土流失、民众的哄骗、政府的不制止、法

律条文的空白等方面。另外，他对这些不文明的

生态破坏行为发出了既愤懑又无奈的呐喊，较多

地流露出他的无奈之情。

第三，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现代工业文明的过
多植入腐蚀了人们的传统生态观。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是中国社会的改革期，报告文学中生态观的发

展在这一阶段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在此种不稳

的变革态势下，现代工业文明逐渐破坏着人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改变着生态常态化的发

展。基于此现状，现代工业的强大植入不可避免

地造成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过度控制的结果。

从理论上讲，经济的发展固然能够带来丰富的物

质享受，但它同时也变革着人们已建构起的生态

观，促使着人们生态意识朝着荒芜化的方向发

展。这种工业文明作用下的生态意识，偏离了传

统生态观的正确导向，将人们卷入物质利益追求

的漩涡中，从中来填补生态精神空间上的空白。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工业文明一直持续

侵蚀着该年代人们传统的生态意识。

二、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危机的展现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作品中，报告文
学家在小说与散文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例

如：哲夫、陈应松等。虽说报告文学家创作的精

品不多，也未能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但它们却

是最佳的实例证明，对后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初期的报告文学，主要以纪实的

形式反映着该年代的生态问题，其中以沙青和徐

刚为典型代表；后期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专门的生

态杂志，比如 《大自然》，也诞生了以李青松为

代表的专业生态报告文学工作者。这些工作者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进一步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时期的中国处在
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型，它引发着生态环境诸多

方面的突变。尤其是一系列生态危机现象的陆续出

现，引起报告文学家们的密切关注。报告文学中的

生态意识危机的展现，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人对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投射到人类与

自然的平衡关系的思考上。这种投射致使人类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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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精神空间的忧虑，以及人们对生态破坏的深思。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报告文学家
通过列举生态恶化的现状，进一步说明环境污染对

生态意识的侵蚀度之深，甚至导致生态意识的变异

和发展。以此类题材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用触

目惊心的数字记录着该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的残酷现实。沙青在 《北京失去平衡》这篇报告

文学报道的对象是北京水资源的危机现实。文中写

道：“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岁，在北京

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１］他通过实地采访，

搜集和整理了北京水资源的相关数据，深刻揭示出

北京地区缺水的真实原因；相应而言，这个鲜活的

实例也反映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京地区水资源恶化
的严重事实。

其次，生态的持续破坏导致自然对人类进行

多方面的惩罚，使得人类对诗意的栖居进行不断

地追寻和构建。诗意的生活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

终极目标，如荷尔德林所说： “人充满劳绩，但

还诗意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之上。”［２］然而，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社会的急速转型，导致人们把精力过
多地放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上。人对自然环境的保

护意识逐渐弱化，形成了自然生态观的断裂局

面。一旦人的生态意识被物质欲占有，表现出来

的生态行为便解构着人类自身生活着的诗意家

园。因此，自然生态的持续破坏逐步演变为人类

失去 “灵性的家园”的现实，最终引发了自然生

态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３］７５－１０６在 《黄土地，黑

土地》这篇报告文学中，马役军提出了人源于土

地，而人的最终归宿也应该回归于土地里，这便

是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融合的体现，也是对复杂人

性和精神危机的深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一些人
们从对土地的盲目感恩，到今人对土地的不屑一

顾，他们认为土地给予人类的一切，都是自然而

然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在自然灾

害面前，他们却感到巨大的恐惧和焦虑，其原因

在于人们的生态精神空间的萎缩，进而造成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人们生态意识的边缘化。

最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里，它有
一个鲜明的主题表达，亦即是报告文学家对生态意

识危机的观照。这项工作大多由新闻工作者、生态

作家徐刚、李青松、哲夫等人在进行努力的尝试。

他们对生态危机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也更进一步

对建构起来的生态意识危机做出了新的认识。在该

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人们的生态意识危机的实

例处处得到体现，而形成的生态危机意识却一直深

深地烙印在后代子孙的意识里。例如，徐刚在

《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里指出：“在１９２７
年７月湖北省爆发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一遇的洪荒之
灾，应城全城浸泡在水里，淹死近千人，许多县以

及汉水下游均为重灾区。”又如： “区域性暴雨引

发的中小河流水患，是对我们的一提醒：在长江流

域之内，江物分长短，湖不论大小，都是长江的延

伸，都有牵一发而动千钧之力。”［４］生态危机的频

繁出现，大多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和利

用。无论是满足工业发展带来的实际效益，还是西

方思潮对传统生态意识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类生态意识观彻底变革的态
势。尽管有报告文学家不断的呼吁，但效果不佳。

再如，哲夫的 《黄河苦旅》中指出许多残酷的事

实：近几年面对采金者和偷猎者的进入，他们以每

年上万只的速率猎杀藏羚羊，已经由原来的几万只

锐减到目前的万把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可可西

里曾经有十万头野鹿，在短短的几年里，它们为了

自己头上的鹿角已付出了灭种的代价。近年来，人

们已很少看到野鹿出没。这些非法的生态破坏行

为，反映了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愚昧与无知，以及

人性的残忍。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作家还运用了一

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以此来说明青海生态环境破坏

的严重问题：“一株树上有三个果子”：一是草原

严重退化；二是以每年２００万亩 （１３３３３３３ｈｍ２）
土地沙化；三是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三个重大问题

令人心生寒意，巨大的数字既让人触目惊心，又指

出人们 “精神世界污染”的严重性。［３］１４－２４２我们不

得不说，它所引起的生态意识的解构造成了生态意

识危机，同时也加剧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与自然的
矛盾和冲突。总而言之，面对该年代生态意识危机

之态，我们有必要返回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整体

观，让人类真正理解和领悟到生态和谐的价值和

意义。

三、人的革命意识孕育了生态意识边缘化

回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以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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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的新闻工作者高度关注自然生态中的种种失

衡问题，又采用大量的实录材料和实验数据，揭示

出自然生态失衡的程度，人类生存范围缩小的事

实，甚至它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报告文学家们记录的生态现状，不仅呈现出生态意

识边缘化的事实，也透露出人的革命意识在生态意

识形态领域内自我孕育、自我生成、自我发展，最

终确立了 “人定胜天”的生态意识观。虽然这种

发展是微弱的，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潜移

默化的作用。它的无序发展和壮大，既加快了自然

生态破坏的力度，也将生态精神的建立推向了

深渊。

事实上，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中，人的
革命意识异化了生态整体观，其主要的方面，表现

如下：

其一，面对自然资源的搁置，人的革命意识

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只有不断地对金钱财富的持

续占有和物欲的持续膨胀，人类才能满足自身的

生存价值和意义。基于此现状，何建明很早就开

始关注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他的报告文学

《共和国告急》中，无形地透露出一个触目惊心

的现实：“他以焦急心情报告着国家矿藏资源的

情形，在许多地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横行，

结果到处都是采矿的人流，祖国大地满目疮痍，

惨不忍睹。”这是人类对自然过度征服的惨痛代

价，也让人们失去保护生态和谐的践行之心。又

如，在 《血色黄昏》报告文学中，复原的军人不

顾生态规律，大肆开发草原造成的草原沙漠化，

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的惩罚面

前，他们才不得不放弃所谓的 “农垦工程”。再

如，陈桂棣撰写的 《淮河的告急》一文提及的事

实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展现。曾流传于淮河地区的

民间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淮河污染的沉痛事实：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

年代数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

身心受害”，这来自淮河的紧急报告，它向人们

如实地报告着淮河的水是怎样被一些极端的个人

主义、集体主义者破坏和污染的，甚至严重造成

了沿岸人们生活饮水、农用水困难、大量珍贵物

种的灭绝和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发生，

加深着人类无力挽回和谐生态局面的失落感，而

人的生态意识边缘化便应运而生。这种生态意识

的产生，大多根植于人们摆脱了传统的生态价值

观的影响。相反，革命性的生态意识在逐步

加强。

其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生态破坏离不开政
治、经济政策的抉择和引导。社会秩序的开放，

高扬了人的革命意识，却弱化了生态意识，引发

了生态意识危机的出现。例如，北京大学哲学教

授吴国盛先生评析唐锡阳的生态文学作品 《草原

对我说》时，他指出： “决策者的愚蠢首先表现

在不理解生态优势的深刻意义，他们不懂得生态

财富是至高无上的顶级财富。我们不经意丢失的

被视为无用的东西，往往都是价值连城但永远也

找不回来的瑰宝。需要首先对他们进行生态启

蒙。当然，需要生态启蒙的不只是他们，而是我

们整个时代。现代性通知下的近５００年的世界历
史，是一部生态智慧的遗忘史。”人们对生态优

势的理解不足，抛弃了自然生态固有的财富，产

生的生态灾难不断地发生，而其首要因素归因于

决策者能否长远考量。

因此，人类的革命意识的过度泛滥，让生态整

体观走向了解体的地步，这无疑对生态精神空间造

成了严重的创伤。报告文学家对生态破坏的关注，

既扩大了生态精神的空间，又揭露出报告文学中生

态革命意识。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意识是

首要的，它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度高扬，并在

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人们固有自然观的变异，进而形

成生态意识边缘化的局面。当报告文学家看到这一

系列惨痛的现实时，他们的呼吁之声便转向了对人

类生态和谐意识的唤醒上。因此，报告文学中生态

意识边缘化的产生，大多是人的革命意识在文学中

的集中反映，而全面认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生态
革命意识，需要历史与人文的对话，力求还原该年

代人们的生态观的面貌。

四、生态意识边缘化产生的缘由

报告文学的宗旨是唤醒社会全民的生态意识，

调整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构建起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其终极价值在于人类的福祉和人类未来

生存的前景。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中，
生态意识的边缘化偏离了其宗旨。其边缘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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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如下：

其一，人类的欲望持续膨胀助长了人对自然的

疯狂掠夺。人类物欲的膨胀阻碍了生态完整性的恢

复，对这样的增长无极限模式而言，这种 “增长

癖文化”向自然敲响了警鸣钟。例如，梅多斯等

人在 《增长的极限》里指出：“地球是有限的，任

何人类的活动越是接近于地球承受的这种活动的能

力的限度，权衡取舍就越是明显和无法解决。”［５］

如果说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那么人类对生态资

源的获取也会无限地增长下去。与此同时，麦金太

尔也指出了：“人类欲望的多重性就必须用超的

欲望的规则来控制和指导欲望： ‘我们的哪种欲

望须被成认为行为的合法指导……’那些能够使

我们对不同欲望要求作出抉择和安排的规则———

其中包括道德规则———不可能从欲望中引出，也

不可能参照这些欲望来合理论证，而规则必须裁

决欲望。”［６］

其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开放。随着中国

市场的开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人们被经济利益所
迷恋，经济优先发展的理念成为了当时的时尚和潮

流。在此背景下，人们用生态价值来换取经济价值

成为该年代人们生存的特点所在。徐刚的 《伐木

者，醒来！》一文通过介绍武夷山树木被伐惨痛现

状，展现出武夷山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力度。例

如，森林变成荒山、水土的流失、江河的泥沙淤

积、航运受到极大的损失、瀑布景观的消失等。从

这些破坏现状来看，生态意识边缘化便蕴含此中，

这样的惨状让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理念有了

深刻的认知。在伐木者走后，陈建霖望着自己买下

的一棵棵树木，他哭了。他哭代表了什么？那是对

自然家园的坚强守护，对人的野蛮性感到无奈和悲

哀。他看着砍过的树木深思：“武夷山还经得起多

少把斧子来砍？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在金钱和

良心面前，就这样落落大方地选择了金钱践踏良

心？这样的以破坏生态毁灭文化为手段的富裕，实

质上是以子孙的贫穷为代价的。”［７］人类通过毁灭

自己的生存家园，以此来换取丰富的物质财富。文

中的伐木者丢弃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理念，而他却用

巨额的物质来肯定其自身的生存价值。从这篇报告

文学来看，其背后隐藏的事实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时期，伐木者所追求的经济

价值持续上升，诱发了人们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对

自然生态价值的忽视。

因此，生态意识边缘化的缘由，在于人类抛弃

了传统的生态和谐观，反而过度地追求经济利益和

物欲的无限膨胀。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人们对金

钱财富的崇拜不断升温，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危机

的持续发酵，引发了许多自然生态的破坏及自然对

人类的惩罚。树立生态和谐意识，也是摆脱生态边

缘化的首选方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审视人

们生态意识边缘化，既是基于人性的反思，也是社

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五、生态意识边缘化孕育生态启蒙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自然生态的主题是人对生态
意识启蒙的认可与接受。面对多元文化思潮的入

侵，人类的精神家园从狭隘的空间转为开放的空

间。精神空间的扩大，早已容纳进了生态边缘化意

识。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生态整体观的土崩瓦
解，既证实了生态意识边缘化的确立，也异化了当

时人们的生态精神空间与心灵世界。

细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所
举的生态危机事实，无形地孕育着生态启蒙，亟需

人们建立起生态整体观。２０世纪以来，报告文学
中的生态意识多以 “个人中心”出现，助长了人

类宰割自然的疯狂举动。在徐刚的 《最后的疆界》

中，他提出人类在大陆遭到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的同时，海洋也在经历着被人类污染的苦难，

海洋的情况更是令人堪忧的。随着海洋的持续污

染，人类的生存空间逐渐地缩小，影响着生态意识

的细微变化。

又如，在徐刚的 《中国风沙线》中，他列举

西辽河中游的科尔沁沙地、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

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及河流沿岸。由于人类

历史上的过度开垦，现在这些地区已变成一片片的

荒漠。楼兰古国文明和罗布泊的消失，一部分原因

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引发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矛

盾；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对西辽河地区资源的过度

开采。对徐刚来说，他始终默默地关注着西辽河地

区的生态发展动向，寻找着这一地区生态恢复发展

的可能性。文中也提到了一句话：“人心散了，风

沙就张狂起来了。”这句既简单又朴实的话语，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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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人在自然界的存在法则面前生态保护意识的重

要性。

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生态意识边
缘化启蒙了人性的复归以及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尊

重。过度地征服自然并不能满足人类最原始的情

结，人类不仅要融入自然之中，还要从自然的循

环中找到合理的定位。例如，李青松在 《告别伐

木时代》一文提出生态自然化，指明森林是一个

生态系统概念，在森林群体中包含着许多生物群

体，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稳定

平衡的生态系统。他又借用德国林学家穆勒的

话：“森林是个有机体，其严格的连续性是森林

的自然本质。”［８］李青松提出的生态系统论，亦即

是生态整体论，也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的重新审

视，更是基于人性的思考而产生的敬畏之情，从

而将人的生态意识边缘化从禁锢于经济行为的束

缚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和谐的自然常态中去。总

之，生态整体观是人类精神生态空间的内在表

现，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观的轨道

上自由运行的结果，更是把游离于自然生态之外

的意识回归到自然生态常态化中去，以此来提高

生态性灵化的自然之美，从而远离生态破坏带给

人们精神上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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